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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奋 胆幼 写再

    ‘于而龙两眼一阵发黑，不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，可眼前的现

实，使他想起江海所说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:这是一个无论对于生

者，还是死者，都是严峻考验的年头啊!三十年来一直在心目中向

往的圣地，他精神上的凭借和寄托，刹那间，哗啦一声全坍了下来。

甚至连个废墟都不曾留下，那样的话，或许还能遗留一点足可凭吊

的断砖残瓦。现在，什么都没了，像那棵高大的银杏树一样，古怪

地失踪了。

    他想起一个梦，一个芦花的梦，一个他从来也不相信的梦。

哦，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，漆黑的世界，从来也不曾这样黑过，黑得

可怕，黑得恐怖。好像在这个世界里，从来也不存在过光亮似的，

或者，起码在梦中人的记忆里，早就消失了光亮的概念。她觉得她

醒了— 她说得确切不移，但于而龙不那么深信，因为梦境和现实

有时会惊异的相似，难解难分。确实也是如此，现实中的怪诞不亚

于梦境;而梦境里的刹那悲欢，在现实中会一再重现。于是他说:

“没准是你梦魔着了!”芦花摇摇头:“不，我醒了!”好吧，也许她醒

了，生活里有这种可能，在黑夜里，明明醒着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但

实际上和睡着也无啥大的差别。于是她迷迷糊糊地听到一个脚步

声，朝她住着的那座草棚走来，“谁?”她立刻警觉地问着自己的心。

·427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    那是石湖支队差一点点就在石湖上站不住脚的困难时刻。所

有应该离开支队，无法再坚持下去的队员，都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手

段，离开这一支初创的革命队伍。只有一个人，他是完全属于那种

应该离开的人，但他偏偏没有走。难道是他?芦花思忖着。

    他终于也要开小差了。

    然而，他围着她的草棚转悠是为了什么呢?脚步声很轻很轻，

是想来杀害她呢，还是打算来奸污她呢?那时，她是支队惟一的女

战士，也许他在离开以前，给支队一点报复。那是他完全做得出来

的，而且他分明知道，她恨他，从来不给他一丝笑脸。现在，她被恶

性疟疾缠得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失去了任何抵抗的力量，于是她

大声地叫喊起来。一会儿，脚步声消失了。

    “绝不是梦!二龙!”她对侦察回队的于二龙说。

    “你在发烧，脑门子都烫手，好好躺下，别说胡话!”

    她用虚脱衰弱的声音说:“他没开小差吗?”

    “你说是谁?”

    那烧得通红的脸颊上，泛起一丝疑云。

    在那个漆黑的世界里，是什么都可以强奸杀害得的，甚至人心

民意;那些崇高的理想，神圣的意志，美好的愿望，幸福的向往，都

曾经被踩在泥土里，受到践踏和蹂FY。因此，于而龙对眼前出现的

这种情况，也就虽然心伤而并不奇怪了，于是不再想那个梦。现在

在他眼前，原来埋葬芦花的地方，如今是一条宽阔平坦，涂着黑色

油渣的公路，顺着湖滨，延伸到望不见尽头的远方。

    江海给他介绍，这是他和地委一些老干部，十年前当小工，亲

自修过的公路:“不仅可以通往县城，通往省会，还通往首都呢!”如

果真是那样，于而龙想:芦花，在你化为泥土，为后代修铺的公路，

倒多少像精神上的纽带，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呢!

三十年前，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底，一九四八年初，当人们把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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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在担架上，抬着离开石湖的时候，或许是王纬宇的有意安排，要

不，就是抬担架的长生和铁柱的好意，故意多绕几步远，来到那棵

高大挺拔，亭亭如盖的银杏树下，向芦花的坟莹告别。

    于而龙记得那时，新坟上也才只有几支纤细的、弱不禁风的枯

草，在寒风里瑟缩。

    坟不大，矮趴趴的，墓石也平平常常，不那么突出，只是那殷红

的颜色，使人联想到血，石碑上的五角星，好似死者明亮的眸子，闪

烁着不同寻常的光彩。其他，再也找不到什么特殊之点。这是当

时游击队员的心意，也非常符合那个女指导员的性格。好像众人

还费了好大口舌，才制止住王纬宇代理队长，打算大搞大弄的做

法。他要搞一座陵墓，还要修一座纪念碑。这个曾经亲手拆毁过

自己亲爹坟莹的王纬宇，以人们不可理解的积极性，向支部建议，

向骨干游说:“芦花的血不能白流，我们总要让她在这世上留下些

东西。死者的遗愿，生者的责任，我们活着的人惟一能尽到的心

意，也就是这些了。”

    一个共产党员，活着的时候，生活在群众中间，死了以后，也应

该普普通通，平平常常。队员们，尤其是那些老同志，都这样说。

因为他们深知芦花的心意，她绝不会同意自己和众人不一样的，于

是王纬宇的主张才算告寝。其实，历史就是这样的，碑石是树立在

人民的心灵中的。

    哦，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冬天啊!

    “歇会脚吧，长生!”老林哥招呼着。

    王纬宇咬着嘴唇，那种他们家族特有的嘴角皱纹，深陷地抠了

进去，默默地先在新坟旁边站住了。

    大部分恋恋不舍的战士和支队干部，早被于而龙挡了回去，因

为他从那些朝夕相处了快十年的战友脸上，看见的并不是送别，而

是送葬的沉重心情，心里无论如何不是那么愉快的。于是他挥手

叫他们停步，王纬宇也帮助劝说着大伙:“同志们，别远送了，支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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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到医院去取出弹片，就会归队的。”

    (这块从大腿股骨里取出来的a榴弹片，一直保存在谢若萍身

边，那时，她还是个见习医生。)

    “早点回来呀!支队长!”

    “给我们写信来⋯⋯”

    “什么时候回队，告诉一声，我们去接你。”

    尽管人们嘴上讲，但谁都不相信，因为他从黑斑鸿岛上活着回

来，大腿肿得比腰还粗，再蒙受芦花牺牲的打击，死里逃生，亲人阵

亡，身上还残存着弹片，能否再经得起复杂的大手术?能活下来就

是万幸，反正战场上是没有他的事了。

    那些无声的语言，他从人们脸上看得出来，不仅他们，就连他

自己都觉得像断了翅膀的雁，永远退出战斗序列了。然而，战争之

神并不曾把他抛弃，他在马背上又度过几年征战生涯，一直到王爷

坟为止。而他们，那些石湖子弟兵，绝大部分倒早早地离开了人

寰。

    王纬宇、老林哥，还有几个同志，一直随船送到三王庄，尤其是

站在新坟旁边的王纬宇，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感情— 躺在担架上

的于而龙看出来是惜别之情，仿佛有着无限心事。

    当时，他理解王纬宇的心情，大概是肩头上压着扁担时的沉重

感，已经没有精力顾到其他了。更多的倒是对于工作的忧虑之心，

队伍要升级，改成正规部队建制，人员要扩充，准备去解放县城，还

极有可能离开本乡本土，开赴到外线去作战。

    “都撇给你了，老王，一摊子百八十口人，许许多多的家务事，

统统给你留下来了。”于而龙敢赌咒，是半点幸灾乐祸之心都不抱

地讲出来的，因为他正是于而龙向阳明竭力推荐的人选。一九四

七年战争朝外线扩展，那年头各处都需要人手，干部奇缺，就像猛

然间长大的身材，衣服鞋袜顿时嫌小了，现做现缝也来不及。一个

小小的石湖支队，实际上也就是县大队罢了，要准备扩成一个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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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制，需要多少人手啊!那时江海已经改编完毕，进入山东解放区

了。因此，阳明政委让他死心，自己想办法物色人才，培养干部，上

级只能抽走干部，而绝不会再派干部来的。就这样，他向领导建

议，由王纬宇代理队长职务。

    但他替王纬宇担心，因为支队的基本骨干，多半是老同志，芦

花的影响还是深的。虽然芦花牺牲以后，他的组织问题最终得到

了解决(那封血写的人党申请书总算没有白费)，但“七月十五”的

论点像幽灵一样，在背后议论，所以大家并不十分相信于而龙的推

荐是绝对的正确。因此，可能使他开展工作，感到扎手。而且还有

点对他歉疚之处，因为他一年内连续负伤，精力实在不逮，队伍不

曾整理得那么干净利落就交给他，像一只箍得不紧的木桶，有些稀

里哗啦，很觉得过意不去。

    他记得他们当时手握得多么紧呵!可以肯定，王纬宇是非常

激动的，至今还能记起，清清楚楚地记起，印象特别深刻地记起来，

站在芦花坟旁的这位两颊凹陷、鬓发如刺的二先生，手是冰凉冰凉

的，而且在不安地颤抖。

    — 我想我还不至于说错(虽然他必然要矢口否认)，那时，我

们这位参加革命的大学生，刚刚度过了他生命史上的一个最严重

的关头。还记得他在获悉胡宗南侵占延安的消息时，在有些解放

区重新落到国民党手里时，在我们石湖支队又一次濒临困难境地

时;也正是他那位令兄向他招手，要他采取离心攻势时。哦，他真

有过一阵饭吃得不香，觉睡得不实的难熬难忍的日子。

    但是，在芦花牺牲以后，他告别石湖的时候，王纬宇已经像患

了一场伤寒病似的逐步复元，眼睛不再那么无神失魄的样子。真

的，于而龙把心底里的祝福，通过那紧握的手向他表达出来。

    “再见吧!好好干吧!纬宇同志，你虽说是个新党员，可是三

八式的老同志啦!等着听你的战斗捷报!”

    他脑袋垂得很低，似乎在打量着坟头上那棵衰微的枯草，看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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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样专心致志，以至于而龙怀疑他是不是在听自己讲话，或者他的

确对未来的日子感到惶恐。那时候，游击队长躺在担架上，望着

他;虽说，彼此之间有过隔膜，有过挂碍，甚至还有过不愉快。但于

而龙是个直性汉子，事情过去了，也就烟消云散。这一会儿，倒真

是毫不见外地赤诚相待，多么希望他能够胜任愉快地挑起队长这

副说来不轻的担子啊⋯⋯

    然而，十年前那一场风暴掀起来，于而龙被关在九平方米大小

的优待室里隔离反省、接受批斗，棍棒交加、触及灵魂的时候，王纬

宇终于亮相结合登上前台，如愿以偿地来办交接，于而龙再不是石

湖那时的衷心祝福了，而怀着一种阴暗歹毒的心理，着实地“恭喜”

了一番。

    “祝贺你终于瓜代，完成了历史阶梯的必然一步!”虽说是民办

的业余监牢，狱吏和囚徒之间的关系，也是等级森严的，所以他没

有把手伸给这位革命干部，以免“站污”了他。

    “得啦老兄⋯⋯”他知道于而龙并无半点诚意，但又不愿同他

顶嘴，一个心情舒畅，乾运亨通的红人，是不会斤斤计较走背字的

朋友，所发出来的牢骚的。

    于而龙向同屋的难友，那位动力学造诣极高的反动权威发问:

“密斯特廖，你见过买彩票中了头奖的人，脸上那副高兴模样吗?”

    廖思源采取不介入的姿态，正襟危坐，缄默不语。

    王纬宇扑味笑出声来，他觉得这个人有着不可理解的顽固，宁

可自讨苦吃，也决不让步。哪怕只是口头上暂时的服软，他也决不

肯干。这种可笑的愚直，除了激怒那些眼中布满血丝的打手，有什

么用呢?他觉得应该劝导两句:“二龙，顺时应势，是做人的一条基

本准则，聪明人都这样活过来的。你本来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，要

早听我的劝告的话— ”

    “三千年为一劫，那回风雪之夜的赐教么?”于而龙早就敬谢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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敏了。

    王纬宇转向那位落魄的总工程师，他那头顶上还依稀留下“小

将”们给他剃过阴阳头的痕迹，很像两垄紧挨的庄稼地。一垄肥水

充足，赶上节气，麦苗长得茁壮，齐刷刷的一片;另一垄小苗才钻出

土，连地皮都没遮住，不过，终于还是长了起来，屈辱既不能使头发

降服，那也不会永远叫人抬不起头。“一味固执有什么用呢?廖

总，你说是不是?需要刚的时候就硬，需要柔的时候就软，或者是

刚柔并济，软硬兼施，而他，一条道走到黑，怪谁?”

    廖思源保持中立，阖着眼，像参禅似的盘腿打坐。

    其实有什么好交接的呢?除了挨斗的权利之外，一切都被

“夺”走了。哦!原来是来讨那外国专家使用过的，大写字台上的

几把钥匙。

    “我已经早就交给了小狄!”

    王纬宇说:“但是，那位清高的，效忠于你的女性，一定坚持非

要你写个条子，她才肯交— ”

    “哦!⋯⋯”于而龙不禁感叹系之，心里念叨:我的忠实的小

狄，使他们嫉妒了。愚不可及的姑娘啊!俗话说得好，孩子都死

了，还在乎一把干草吗?

    当于而龙关在优待室里闭门思过的时期，他的家奢拉一下解

体了。谢若萍编进医疗队，到祁连山南麓的荒源上给牧民治病去

了，连看老伴一眼的权利都不能获准，只好忍住泪水登程出发。列

车西去，可她的脸却总是向东，担心她丈夫身上的“棒疮”，什么时

候才能结痴?恩爱夫妻，十指连心，即使到了那荒漠的高原，也常

常一个人伫立东望枪然涕下。于莲和高歌那伙革命家吵了一架，

来同她爸爸告别，奔赴云梦泽国去种那矮秆早稻。而且据说一辈

子要在向阳湖畔落户，终老斯乡，因为学到老改造到老嘛!可她，

还有不如意的婚姻纠缠着，本不想当着爸爸的面哭的，他的心还嫌

揉搓得不碎么?然而，自此一别以后，她还能向谁流泪呢?叫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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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“爸爸”，热泪如雨，抱住伤痕累累的于而龙呜呜地大哭。

    当时廖思源毫无表情地看着，像一尊泥塑木雕的偶像。

    他儿子于菱在撵出四合院不久，就被肖奎带到部队当兵去了。

于莲抬起泪花花的脸，望着她父亲，问道:“你一个人，该怎么办

呢?”

    于而龙抚摸着他女儿的长发，不禁叹息:“自然是要活下去的，

我不相信历史会永远颠倒过来写。”

    就在这艰难的日子里，可全亏了小狄在照应他，他怎么也想不

到原先认为是娇里娇气的秘书，却有着这样倔强刚直的性格。那

些流言蜚语，对一个没有结婚的年轻姑娘来说，就不是一般的讽刺

讥笑。那些无聊的家伙，以他们自己卑鄙醒凝的精神状态，来编造

一个又一个谣言，把小狄描绘成一个不要脸的女人。然而她顶住

种种难堪的屈辱，一张大字报不写，一句揭发的话不讲，而且理直

气壮地来优待室看望他。

    “以后你可不要再来这里看我了!”

    小狄说:“坐牢总得有探监的呀!现在，只有我，是你惟一的亲

人啦!”这话她不仅仅对于而龙说，对谁都不隐讳。

    这个瓷雕似晶莹的高傲姑娘，昂着头，眼皮抬也不抬地通过那

些持刀弄枪的岗哨，每礼拜光临一次这如今统称之为牛棚的小屋

子，给于而龙送来换洗衣服，而且还替他经管着不多的生活费，为

他买一些日用品和必不可少的雪茄。

    “卷毛青鬃马”，第一个冲上台把于而龙拉下马的女工，成了全

厂的名旦，曾经指着小狄骂过:“不要脸的贱货，真是旧情不忘啊!”

    小狄站住，脸白得像一张纸，但仍旧文静地告诉她:“你说得半

点也不错，是旧情不忘。我可以坦率地，用最明白的语言告诉你，

我确实爱他，但是我更尊敬他，这一点，怕你未必能理解的。”

    “卷毛青鬃马”放纵地大笑，毫无羞耻地劈开两腿，拍拍自己的

裤档:“别装假正经啦，小姐，谁不明白吗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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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无论怎样冷嘲热讽，甚至逼迫划清界限，仍旧每礼拜来一次，

久而久之，看守的人渐渐松懈了，于是她用俄语同于而龙交谈，用

英语和廖思源聊天。“多么忠贞的女孩子啊!”那位学术权威衷心

赞美着。只要她来，总给优待室里留下一股科隆香水的芬芳。

    “好吧!我让小狄把钥匙交给你!”

    于而龙一边写便条，一边想着王纬宇上任后的情景，估计他决

不会轻松愉快的，几千人的偌大工厂，可不比当年的石湖支队，即

使那百把个弟兄，也是在他的带领指挥下，全部把生命断送在樊城

战斗中。那么这座工厂在他手里，会不会像断了箍的木桶，哗啦一

下全散架呢?

    只好由历史来判断了，而终归会有这一天。

    “你们也别远送了，老王!”于而龙躺在担架上，有气无力地朝

他们挥手。

    “好!等着你!”王纬宇说。

    “我会回来同你一起干的。”他仰望着那活像老人的鹊山，使他

触景生情，想起在石湖沙洲上度过的，芦花生命史上的最后岁月，

于是向通讯员说:“长生，扶我一把!”

    铁柱，老林哥的二小子，他和长生负责抬于而龙到后方医院治

疗去，他刚正式参军不久，是老林嫂让游击队长把孩子带走的。负

有特别使命的铁柱抗议:“二叔，谢医生讲，你只能躺着。”

    老林哥笑了，好心肠的事务长体贴到他的心境，和长生把担架

抬着，往那块殷红色的墓碑靠拢了些。无非是一种世俗的想法，给

亲人的坟头添把土吧!此去经年累月，还不知何时再来扫墓!

    三十年后，在清明节的时候回来了。

    于而龙想些什么呢?“芦花，我的芦花呀!连你的坟墓都找不

到了，你甚至比抬担架的两个年轻人都不如。铁柱的墓碑竖立在

朝鲜定州西海岸的山丘上;而长生，还有那匹‘的卢’，是埋在面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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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河的陵园里，可你，石湖支队的女指导员呢?⋯⋯”

    他不知拿他手里的鲜花怎么办了?

    江海挽住他的胳膊，强拉着他走回来:“我记得对你说过的，这

是一个无论对于生者，还是死者，都是考验的年代呵!”

    “那么你应该告诉我，她的下落!”

    “你不会忘记，我请求你们原谅过，我没有能够保护好她。”

    “老江，请你讲得不要那样抽象好吗?”于而龙恳求着他。

    江海望着铁一般坚硬的汉子，他那刚毅的脸上，显出准备承受

任何不幸消息的神色，似乎在讲:“把你去年难以讲出来的话，统统

地倒出来吧!我神经不会脆弱得受不住的⋯⋯”

    但是江海看看周围异样沉默的人，便把舌边的话，强咽了回

去。难道十年来，他心灵上受到的伤痛还少么?干吗再给他增添

苦恼和悲哀呢?于是他向老战友建议:“走吧，到我那儿去。”

    “我哪儿也不去。”

    “干吗?”

    “在石湖找到回答。”于而龙坚定地说，并把那个花篮捧到他的

面前:“要不然，我拿它们怎么办?”

    是啊!半点可以凭吊的遗迹都找不到了，难道花篮总让于而

龙在手里端着么?

    所有在场的人，对于游击队长和芦花之间的关系，谁也比不上

江海理解得更深，他几乎等于亲眼目睹全部过程。那时滨海和石

湖还同属一个地下的中心县委，并未分家。他记得当时是多么不

理解，也不支持那个追求革命和真理，也追求爱情和幸福的芦花

呀!她是怎样大胆勇敢地作出自己的决定，冲破了世俗的观念，摆

脱了不成文的婚约束缚，和现在端着花篮的人结合。那是一个痛

苦的割舍，无论对于芦花，对于他们哥儿俩，都曾有过一段困难的

日子啊!尤其是于大龙悲惨的牺牲，加重了他们结合的阴影，但有

什么好责怪芦花的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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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人们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，和追求真理一样，是谁也不能剥

夺的神圣权利;爱情和怜悯是完全不同的事情，难道芦花就该听受

命运的摆布才算好么?

    芦花的一生是短促的，像流星一样，在空间一掠而过，然而她

的生命、爱情、战斗，以至于牺牲，像流星似发出了强烈的光辉。大

凡一个人生前有人爱的同时，必然也会有人恨。死后，爱和恨的分

野就会更加鲜明，肯定是爱之弥深，恨之弥切了。要不然，该不会

落到连放一捧鲜花的地方都没有。

    “走，江海!”

    “哪儿去?”

    “沼泽地。”他寻找他那个小舶板，打算走了。

    “你发疯了吗?想陷在里面出不来吗?”

    “那好，不攀你。忙你的贵干去吧，地委书记同志!”

    “你这个人哪— ”江海了解他的脾气，而且“将军”在电话里

嘱咐过不要袖手旁观，于是他萌出了一个主意，捉住于而龙的手:

“走吧!二龙，我们到天上去!”

    “干什么?”

    “看你的沼泽地去呀!”他拉着于而龙，向停落着直升飞机的大

草坪走去，心想:那样，这篮鲜花就好办了。

    “我要脚踏实地地去看、去回忆!”

    “照样，在天上更能一览无余。”江海强拉着他走了。

    告别了乡亲，告别了故乡，直升飞机载着两位游击队长，离开

了波光激艳的渔村，向辽阔的蓝天里飞去。

    “芦花，芦花，我回来得实在太晚了⋯⋯”于而龙那紧捏的拳

头，重重地落在了对座的江海膝头上。这时，飞机已经升得很高

了，冷风从机身4隙里钻进来，吹得心里直发凉。“真是应了老伴

的话。”于而龙琢磨，“难道不是这样吗?失望加上失望，扑空接着

扑空，使自己高兴的事情不多，引起忧伤的因素倒不少。”他摇了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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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，对江海说，“我不相信我会陷在沼泽地里出不来，它总有边，总

有沿，总有走出头的一天。”

    “不要激动，二龙!打起精神来，我们的贵体，我们的高龄，还

有他们— ”指着那些忙碌的机上人员— “年轻人的未来，都不

允许再糟蹋自己。听我告诉你，她的坟墓、棺木、尸骸、骨殖，以及

那块石碑，都到哪里去了。你不是要看这块沼泽地吗?很好，话就

得从远处讲起来，不过，你一定要耐住你的性子⋯⋯”

    江海的沉稳性格可是出名的。

    机舱里堆满了药粉，这种扑灭早生蝗蛹的六六六粉，是相当刺

鼻的，呛人的，然而它却可以消灭一场灾祸。但是人类并无什么有

效办法，来肃清两条腿的早生蝗蛹，以致他们羽化以后，铺天盖地，

酿成巨灾浩劫。“是得从远处讲起，过错并不是一天早晨突然发生

的，而是昨天，前天，许久许久以前就种下恶果了。”

    “说得对啊，二龙，那天西餐席上，小谢讲起芦花运枪负伤的故

事，还记得吗?”江海问他，然后沉思地说，“要想彻底了解一个人多

困难哪!来，咱们一块来回忆— ”

    “得扯那么遥远么?”于而龙现在需要证实，不想推理。

    “不然讲不清楚。”他俯瞰着机身下的大地，说着:“看见了吧!

石湖落到后边去了，前面就是县城，再往远看，该是滨海，认出来了

吧?当年芦花就通过运粮河，把枪支弹药送到我们那儿去的。如

今是密密麻麻的防风林带，河，看不见啦!”

    “你在给我绕什么弯子?”于而龙问。

    “还记得你夫人怎么指责我的吗?”

    “哦!你居然会往心里去?”

    “哈⋯⋯”他笑了:“历史有时是一笔糊涂账，正确的永远正确，

而替罪羊则不能得到原谅⋯⋯”

那天在餐桌上，由于“将军”规定了话题，加上劳辛要写《女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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击队员》那首长诗，缠着谢若萍，非要她讲讲芦花在望海楼和王经

宇交锋的过程。

    谢若萍笑了:“我讲不成问题，只怕有人不乐意听呢!”

    江海看看她:“我不是头回站在被告席里，十年，锻炼出来了。”

    “那好，我来说一说⋯⋯

    “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我的观点，有的人，死了死了，死了也

就了啦，谁也不再惦念他，甚至还竭力把他忘却;但有的人，虽然永

远离开了人间，可似乎觉得他还在我们身边，同我们一起生活、战

斗，参与到我们的欢乐或者痛苦中来，息息相关。心里总存在着逝

者的形影，而且奇怪的是，他不是强赖在你心目里的，也不是非让

你记住他不可，不，而是你自己特别珍惜那惟恐愈来愈淡的形象，

所以就深深铭刻在心里。芦花正是这样一位虽死犹生的亲人，她

离开我们快三十年了，我想她现在肯定和我们一样高兴喜欢，说不

定像‘将军’和路大姐那样要喝上一盅。

    “我们许多同学都是差不多先后参加支队的，男同学都通过封

锁线到湖西了，可能因为我是个女同志，留在了湖东。是的，我们

一个个都是芦花动员走上革命道路的。

    “她对我要格外关照些，虽然她对小队其他同志也都不差，但

我感觉到她好像把我和肖奎— 那个快嘴’{头，看得更亲切些。

有些机密，有些心事，并不回避我们，因为小队只有三个女同志，而

且总是住在一起，像姐姐似的关心着我们。

    “一九四四年的秋天，芦花去滨海开了个会，因为那时我们跨

区活动，似乎接受着双重领导。是不是啊?老江!也就在那次会

上，作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决定，要我们把缴获的一批武器转移到

滨海坚壁起来。

    “我至今也不相信，那样一个不信邪的芦花，明知道是错事，为

什么不站出来反对?难道她真的相信那些假情况?笑话，我们在

城里的地下工作同志，怎么从未反映过一点?是我负责联系的呀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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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‘不就是那点点白薯干，江海就狮子大开口啦!”’

    江海停住刀叉，怔住了。

    “芦花批评了肖奎，叫她沉住气，别瞎说。

    “我也劝说指导员:‘大姐，办不到的，等于给敌人白送，还是老

办法好，细水慢流，通过咱们的联络渠道转运过去。’

    “‘来不及啦，鬼子很快就要秋季大扫荡了!’

    “‘滨海的情报可靠吗?’

    “我们吃过麻痹大意、毫不在乎的苦头，但过度警惕、神经过

敏，也使我们上了不少当。不适当地夸大敌情，弄得草木皆兵，疑

神见鬼，也坏了不少事。”

    “将军”插话说:“不奇怪，杯弓蛇影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

在战争年代，或许还可原谅。”

    “不过— ”劳辛说，“现在已经成了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，真

可悲— ”

    “诗人，要罚你酒啦，出题啦!今晚只谈过去— ”周浩又掉脸

朝发愣的江海说:“吃啊，干吗按兵不动?若萍说你两句，看紧张

的。”

    江海叹了口气:“‘将军’，这是断不清的官司!”

    谢若萍接着讲下去:“老江，你别误会我是和你算账，也可以统

统不记在你的名下，但话总是要让人讲的吗!⋯⋯不但芦花相信

敌人要来夺枪，湖西，也被送粮去的王纬宇给宣传得动了心，特地

派老林嫂通过封锁线，送来了一道紧急命令。

    “老林嫂来，就意味着非常重要和紧急，看样子好容易弄到手

的一块肥肉，滨海不费吹灰之力搞走了。想不到芦花看完命令脸

都白了，要我们设法把枪支弹药送到滨海去。

    “喝!像一点水滴进滚油锅，大伙都炸了。

    “原来，连送出去都思想不通，并不仅仅是本位主义。好，现在

不但给，还要我们送，好像我们是三头六臂，刀枪不人的神仙。难

·440



道王经宇听我们调动?他没投降日本鬼子以前，就打主意抢过这

批军火，向顾祝同、韩德勤邀功，现在成了汉奸，不正是给大久保的

见面礼么?

    “肖奎恃着她是指导员的小鬼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对老江嚷

过。— 记得不，老江，有一回你来我们驻地，商量接送军火的具

体办法。那肖奎冲着你鼻子:‘你们没本事自己缴获，有脸朝人家

讨，讨还罢了，叫花子要饭嫌嫂，得我们送上门，岂有此理!’没忘了

吧?队长同志!”

    江海说:“真抱歉，大夫，记不大起来了，我有脑震荡后遗症!

许多该忘的东西忘不了，许多该记的东西记不住。”

    “怎么得的，江伯伯?”

    “还用得着问吗?画家，跟你爸一样，能从‘小将’手里活过来，

就算命大，别打岔，让你妈讲下去吧!”

    “芦花犯愁了，硬打硬拼硬冲么?我们几十个人，孤注一掷?

从敌人眼皮底下混过去?谁也不会隐身法。她怎么能睡得着呢?

翻来覆去，后来索性坐起来靠墙思索。

    “‘睡会儿吧，大姐!’我劝她。

    “‘你放心睡吧，一会儿我替你岗!’

    “‘不，你累了一天。’白天把已经坚壁好的军火重新从埋藏的

村子里起出来，准备集中朝滨海运去。啥!荒谬的决定啊!我们

就是这样自己整自己，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，像发神经地一会儿

这么变，一会儿又那么变，消耗时间，浪费精力。我们用了多大工

夫才把那些军火分散坚壁起来的呀!老百姓都拿命替我们保管着

的呀!

    “芦花苦笑了一声，突然问我:‘他干吗那么坏?’

    “‘谁?’

    “‘小谢，说是医院里有一种什么光，能把人的心肝肺腑照个通

明瓦亮，看得清清楚楚。要是能把心思都照出来，那敢情好了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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